朱自清散文的语言风格初探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语言艺术家，他写散文很讲究语言的运用，字斟句酌，下的功夫很深，因而具有鲜明的语言风格。朱自清散文的语言风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口语化，二是情意化，三是风趣化。

   一、口语化

   朱自清总是以平常说话的口气来写作，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以期把文章写得朴素自然些。在《说话》一文中，他主张“用笔而如舌”，认为“文章有能达到这样境界的，简直当以说话论，不再是文章了，但是这是一个怎样不易到的境界！”他极力提倡作品的谈话风。在《内地描写》中，他说：“这种谈话风的文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追求这种作风，作品才能像“寻常谈话一般，读了亲切有味”。所以朱自清的散文，在语言方面有极深造诣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口语化。

   “五四”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作家的作品，名义上叫“白话文”，其实其中有许多不伦不类的东西。过于欧化的句法，过长的句子，读者看了半天，还是弄不明白讲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朱自清一开始写散文用的就是较规范的白话，并以口语入文。读他的作品，就像跟他面对面坐着，听他对你亲切地谈话，有一种动人的风采。他用口语娓娓动听地表达他的生活感受，说之上口，听之悦耳，平稳清新，是一般书面语所达不到的。

   为了使文章显得口语化，朱自清很注意使用口语的词汇与句式：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上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上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春》）

   在这里，朱自清尽量使用用口语词汇。例如，他不说春天时候各种树都开花了，争妍斗艳，而说“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不说这些花争先恐后地迎春开放凑热闹，而说“都开满了花赶趟儿”；不说在想象中觉得这些花已经结出了甜美的果实，而说“闭上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不说野花是各式各样的，而说是“杂样儿”。文句也都很短，长话短说，符合口语的习惯。“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像人们平常说话那样，以整齐而又有变化的短句，较有规律的停顿，构成了口语所具有的那种自然活泼、明快错综的结构和节奏，很好地表现出自己赞美春花那种愉快的心情。

   即使是发议论的地方，朱自清也尽量用口语的词汇和句式来写：

   可是法律管不着他们吗？官儿管不着他们吗？干吧要怕要认呢？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没饭吃要吃饭是人情，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儿压得下的。没饭吃会饿死，严刑惩罚大不了也只是个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在怕的倒是那些有饭吃的人们，他们没奈何只得认点儿。（《论吃饭》）

   这一段话，是作者针对苏北饥民群到江南就食，江南的有钱人无奈何只得给他们饭吃而发的议论。用口语说来，明白晓畅，一点也不文绉绉的。作者尽量使用口语词汇，例如，不说“统治者”，而说“官儿”；不说“为什么”，而说“干吗”；不说“顶多”，而说“大不了”。句式很简短，没有长修饰语，例如：“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这三个分句都只有两三个词构成。句子里很少用关联词语的地方，即使使用，也是口语的，不用书面语的。例如，用“可是”不用“但是”。文中还常使用语气词语，如“吗”“呢”等。

   朱自清为了使他所用的口语更能表达出情韵风致，在选择提炼口语的时候，并不绝对排斥欧化。他在作品中有选择、有限度地采用了欧洲语言的某些句法和词法，例如句法上的倒装，词法上利用不同词尾改变词性等。在《语文零拾》等书中，他曾多次指出，过度欧化是不对的，但适度的欧化是自然的趋势，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在知识分子的口语中就有欧化的因素。

   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拖着的裙幅；她松松地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绿》）

   这里形容温州梅雨潭潭水的几个比喻，均是以“移状作补”的形式，放在句子的后部，从而更明显地突出潭水的情态。这种句式的倒装是欧化的，但我们觉得用起来很自然。作者在“皱缬”、“明亮”后面加上表时态的“着”，使它们形容词活用作动词，以便突出潭水的情态，这种构词法也是欧化的，但用起来却显得很自然。

   朱自清为了使他所用的口语更能表达出情韵风致，因而在提炼口语的时候，也并不排斥文言词语和文言句法的融入。但是用得恰当，而且善于文白结合，天衣无缝，使人明白易晓，合乎知识分子“活的口语”的习惯，而不是拿半文半白的晦涩语言去折磨语者。

   这平台东西很长，是戒坛最胜处，眼界最宽，教人想起“振衣千仞岗”的诗句。三株明松都在这里。“卧龙松”与“抱塔松”同是偃仆的姿势，身躯奇伟，鳞甲苍然，有飞动之意。“九龙松”老干槎丫，如张牙舞爪一般。若在月光底下，森森然的松影当更有可看。此地最宜低回流连，不是匆匆一览所可领略。（《潭柘寺戒坛寺》）

   这里除引用“振衣千仞岗”的古诗句子以外，像“偃仆”、“身躯奇伟”、“鳞甲苍然”、“有飞动之意”、“不是匆匆一览所可领略”，都是文言的词语和句法。这些文句的融入，增添了口语的典雅隽永色彩。

   叶圣陶先生在《朱佩弦先生》一文中说：“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谈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这段文字是对朱自清散文口语化的极高评价，说明了朱自清先生散文口语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二、情意化

   在文学作品里使用口语，这并不是朱自清一个人的特点，曹禺和老舍也都使用以北京话为基础材料进行选择、提炼的口语。那么，他们使用口语又各自有什么特点呢？他们各自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提炼这口语呢？曹禺选择提炼口语，是要求口语个性化，显示出剧中各种人物的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特点来；老舍选择提炼口语，则注意保留许多俚俗的成分，这样好更真切地表现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朱自清和他们不一样，他选择提炼口语，是使自己作品的语言更能见出一种情致风韵来，以便细腻地传达自己的情感，使读者发生感情共鸣。因此，情意化就是朱自清散文语言的第二个特点。

   朱自清在《语言零拾》的《自序》里说：“因为研究批评和诗，我就注意到语言文字的达意和表情的作用。这里说达意和表情，因为照现代的看法，达意和表情可以分为两种作用，不该混为一谈。我们说达意，指的是字面或话面；说表情指的是字里行间或话里有话。”他在散文作品里，使用口语，就是用既要达意又要表情的标准来提炼的，这就使他谈话风格的语言艺术，有着字外有字、句外有句的韵味。明白如话，通俗平易之中，还有生动形象、优雅隽永的特色。

   首先，是通过各种修辞格的运用，使语言情意化。

   《松堂游记》是记叙北京西山松堂风景的，用的是知识分子口语，因为按照“达意”和“表情”的标准来提炼口语，所以除写景的准确外，还很有诗情，也富有风趣：

   过了两道小门，真是豁然开朗，另有天地。一眼先是亭亭直上，又刚健又婀娜的白皮松。白皮松不算奇，多得好，你挤着我我挤着你也不算奇，疏得好，要像住宅的院子里，四角上各来上一棵，疏不是？谁爱看？这儿就是院子大得很，就是四方八面都来得好。中间便是松堂，原是一座石亭子改造的，这座亭子高大轩敞，对得起那四周的松树，大理石柱，大量石栏杆，都还好好的，白，滑，冷。白皮松没有多少影子，堂中明窗净几，坐下来清清楚楚觉得自己真太小。在这样高的屋顶下，树影子少，可不热，廊下端详那些松树灵秀的姿态，洁白的皮肤，隐隐的一丝儿凉意便袭上心头。

   这里用词造句全是口语，读起来亲切熨帖，一目了然，同时又有情韵。作者是说松堂的白皮松疏密高矮正合适，要是再密些，会显得挤得慌，要是再疏些，又显得松懈。可是他不直说密，而用拟人的说法说“你挤着我我挤着你”；不说院子四角各种上一棵，疏是疏了，可是不好看，而用反问语气，说“四角上各来上一棵，疏不是？谁爱看？”不说这座高大轩敞的亭子和四周的白皮松正相般配，而说“这亭子高大轩敞”，“对得起”那四周的松树，也有拟人的味道。写大理石的柱子和栏杆，只用了三个字——“白，滑，冷”，一字成句，突出了给人的清爽感觉。写松堂的高大，也不直说，仅用自己对这屋子的心理感觉作反衬，说“清清楚楚觉得自己真太小”。写白皮松灵秀洁白，也不从正面强调，而用自己观赏时的心理感觉正面映衬，说“隐隐的一丝凉意便袭上心头”。这些描写的情韵风趣都不是景物本身具有的，情韵风趣是因为作者的语言别致，着意经营，注意同义语的选择，使用充满语气的句式，文言成分的融入，特别是拟人、反问、映衬之类的修辞格的运用，等等。

   其次，通过炼句使语言情意化。

   《匆匆》这篇，细腻地刻画了时间逝去的踪迹，表现了对时间虚度的惋惜。语言的运用也很讲究，主要通过炼句来增强语言的情意：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去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尝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作者锤炼语言，全篇只几百字，思绪的发展只转了几个弯，大部分句子五六个字，常常形成排比，问而不答，飘忽即过。句中词语的色调也极婉转，燕子杨柳、微风轻烟，薄雾游丝，再加上以“了”、“呢”之类的语气词缀在句尾，炼句的功夫下在不显力量处，造成了一种和谐统一的美韵律。这种风格跟文章所表现的当时知识青年懊恼的情绪是一致的。

   第三，通过选词使语言情意化。

   如叠词的使用：

   走到山边，便听见花花花花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儿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儿的……微微的云在我们顶上流着；岩面与草丛都从润湿中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绿》）

   这里用“花花花花”写出瀑布长流不断的声音，用“湿湿”写出瀑布对两边岩石的浸润，用“深深”写出潭水的深度，用“空空”写出亭子所在位置的高踞，用“微微”写出流云的淡薄，用“油油”写出绿意之富有生机，用“朵朵”、“小小”、“纷纷”写出水花飞溅的性状。这些词的重叠，就能更丰富具体地强调出事物的性状，同时使整个语言的调子更显得悠扬婉转，舒缓不迫，传达出作者轻松愉快的心情。

   还有动词的运用，它能使描绘的东西马上“活”起来，用精选的动词来描绘事物，还能使这种描绘显得十分含蓄，很有暗示性与启发性。朱自清也很注意运用这样的技巧：

   沿路听见的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过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过来的。（《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断续的歌声，一“飘”一“度”，分出了远近，从而显示出不同情意。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荷塘月色》）

   把无形的月光比喻为“流水”，写出了它的柔和与明净，再用“泻”这个动词照应“如流水”，更好地表现了月光光量很大，大晴空中自上而下毫无遮碍地普照的情态。

   三、风趣化

   语言有风趣，实际上也是语言情意化的一个方面。朱自清运用语言十分注意风趣，与其他散文作家比较起来，这确是他很突出的一个优点，因此，风趣化可以说是朱自清语言的第三个特点。

   所谓风趣，就是一种诙谐和幽默，是轻松愉快地对待某些可笑事物的态度。别林斯基曾把风趣的本质归纳为“矛盾”二字，即“现象和它本质之间的矛盾”。如果某位作家在运用语言时，能有意机智巧妙地表现出这种事物的矛盾，那他的语言当然也就风趣了。

   朱自清的《择偶记》写的是他自己选择配偶的经过。虽说是“择”，但其实是亳无择的自由，一切都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终身大事是他十来岁时，家长们在“烟榻”、“牌桌”、“病床”间草草谋划，匆匆决定的。本来这种做法可能会造成悲剧，但作者自己幸而没有因此而遭到大损害，于是在作品里便用一种轻松风趣的笔调叙述了出来：

   自己是长子长孙，所以不到十一岁就说起媳妇来了。那时对于媳妇这件事简直茫然，不知怎么一来，就已经说上了……祖母常常躺在烟榻上讲那边的事，提着这个那个乡下人的名字。起初一切都像只在那白腾腾的烟气里。日子久了，不知不觉熟悉起来了，亲昵起来了。除了住的地方，当时觉得那叫做“花园庄”的乡下实在是最有趣的地方了。因此听说媳妇就定在那里，倒也仿佛理所当然，毫无意见。每年那边田上有人来，蓝布短打扮，衔着旱烟管，带好些大麦粉，白薯干儿之类。他们偶然也和家里人提到那位小姐，大概比我大四岁，个儿高、小脚；但是那时我热心的其实还是那些大麦粉和白薯干儿。

   作者为了愉快地向“过去的历史告别”，在这里并没有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来讽刺旧式婚姻，而是把他对这件事情自以为明白而实际上并不明白的荒诞心理活动如实地叙述出来，把他那种虽然“茫然”，却还说“毫无意见”的童稚心理和家长们为他的婚事过早地来包办操心对比起来，就显得十分矛盾可笑，于是产生了风趣。

   风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事物本身就可笑；另一种情况是，作者通过特殊的表现方式，写出一种风趣来。前一种风趣只是在朱自清少数特意写风趣题材的作品中才能见到，如前面引叙的《择偶记》；后一种风趣则大量存在于他的各类题材作品之中。

   为了使事物叙写的语言技巧显得风趣，朱自清注意采用这样两种方法：

   第一，通过适当运用一些修辞方式，如拟人、夸张、比喻等，使语言风趣化。

   齐燮元究竟是督军兼巡阅使，他的声音是加倍的宏亮；那里场中也特别肃静——齐燮元究竟与众不同呀！他咬字眼儿真咬得清白；他的话是“字本位”，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字与字间的时距我不能明指，只觉比普通人说话延长罢了；最令我惊异而且焦躁的，是有几句说完之后。那时我总以为第二句应该开始了，岂知一等不来，二等不至，三等不到；他是在唱歌呢，这儿碰着全休止符了！等到三等等完，四拍拍毕，第二句的第一个字才姗姗的来了。（《旅行杂记》）

   在这里，作者用夸张的修辞方式表现当时一个军阀的形象，显得很风趣。作者抓住齐燮元演讲时“字本位”的特点，用夸张手法写他如何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话，又用夸张手法写自己作为一个听众如何厌烦不堪的心理，从而把这个“大人物”的装腔作势、空虚腐朽表现得十分传神，十分风趣。

   第二，通过对语言要素中的词汇、语法的特殊运用，使语言风趣化。

   如在《瑞士》一文中，有“不知汉魏”一语，是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一古语略加更改而来的，原是指隐居在桃花源中之人不知外界情况，现在用来调侃那些“挡住了火车”的牛不知好歹，是很风趣的。

   需要指出，朱自清语言风趣化的成功之处就是自然，能在不经意中涉笔成趣，不强求，不做作，于极轻易之中自然流露，使这种技巧达到很纯熟的地步。

   探求朱自清先生散文的语言风格，突出地表现在口语化、情意化、风趣化三个方面，“风华从朴素中来，幽默从忠厚中来，腴厚从平淡中来”。（扬振声语）朱自清先生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巨匠，他对我国散文的发展特别是散文语言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深远的影响。
